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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实践中不断地开拓前进，它的科学性深深地扎根在实
践之中。作为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元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完
善。但是，越具有元理论属性的理论，越是需要长期的、广阔的实践作为支撑，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
力探索和认识，需要在思想积淀基础上逐步的理论飞跃。十月革命开拓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新进
程，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由此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百年来
的巨大贡献，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影响，人类社会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
但百年来的实践还包蕴着十月革命在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它涉及到社会主义的

历史方位和历史进程问题。立足于一个较长的历史坐标，可以较好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新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再一次使这一元理论迈上了
新的台阶。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在这些重大理论创新的引领下前行。

一

马恩阐述了资本主义成熟基础上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基本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是
立足于此。十月革命及其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替代
性发展，从而减少社会发展的代价，完成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和社会发展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开辟
人类现代化的新路。
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对欧洲近代以来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详细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

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进程作了清楚的阐述。其基本要点是：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
形态；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只能够建立在充分发展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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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自诞生起的百年历史，树起了两大历史丰碑。十月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
纪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中成为一种现实，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途径。中国特色道路的开拓，使科

学社会主义开启了民族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确立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范式，也就是通过社会主义的

民族胜利以实现推动更大范围的人类解放，进而使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存在。

[关 键 词]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国特色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 编 号]1003-5478（2020）01-0033-07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0.01.005

2020 年第 1 期 总第 211 期
CHANGBAI JOURNAL No.1 2020 Sum No.211

33- -



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世界性的。
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些基本理论的引导下不断向前推进，但理论本身也需要实践的检验和

推动。到十九世纪后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成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因为它要回答社会主
义革命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爆发，首先从哪里爆发的现实问题。
马恩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进行分析的，它有两个非常清楚的观点：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是

世界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单独的某一个国家的革命，因为大工业的发展
不仅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建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把全球各国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了，使得国家之
间的彼此影响越来越大。大工业的发展还促使所有文明国家具有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就使得
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了当时各个国家中处于决定作用的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
也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斗争，也就是使得“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
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1]241。二是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将走在社
会主义革命的前列，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快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
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1]241。因此，马克
思认为英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较大，并将具有较大影响，认为英国如果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
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1]309。
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却出现了新的更加复杂的情况。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不断完善，伴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步建构，等等，使其社会矛盾反而得到缓和，社会主义运
动则徘徊不前。但另一方面，在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比如俄国，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运动水
平不断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日渐凸显。这一时代背景就提出了如何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运动历
史进程、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等问题。面对新的时代挑战，马克思恩
格斯也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开始了新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对既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否认了把他《资本论》中立足于西欧的研究结论用于

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认为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恰当的。他指出，如果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
的历史分析变成一切民族都可以走的道路，也就是把西欧的发展道路变成一般发展道路，这种做法
“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466。马克思对这一做法的否定的重要价值在于，提出
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进程具有特殊性的命题。
几年后，马克思写下了给查苏利奇的信，总共有四份手稿，约 15000 字左右，阐述了马克思的一个

重要的基本观点，即被称之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
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58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复信的最后一稿，
文字最短，仅 600 多字，且没有沿用前面卡夫丁峡谷的提法，马克思在对自己所能找到的原始材料进
行专门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审慎地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要使其能够发
挥这一作用，是有条件的，就是“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
发展的正常条件”[2]590。
马克思的审慎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他没有让自己的理论超越实践，只是在原理的基础上论述了大

致的发展态势，既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指明了方向，也为其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给查苏利奇回信的
第二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革命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精炼的和审慎的补充：“对
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
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始终坚持马克思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够不重蹈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历
史而发生的观点，但却强调了社会发展阶段性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客观限制性。恩格斯 1894 年《论俄
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再一次阐述俄国革命问题时指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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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3]458恩格斯更加重

视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此，他对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作了比马克思更加严格的限制，认为俄国革
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
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
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 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
缩短的发展过程。 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 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
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3]443

恩格斯明确限定俄国革命一定要在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引领下发生，即前者需要后者提供榜样，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一定是从发达的工业国开始的。经典作家的这些思想对俄国革命
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依然没有出现，相反，俄国倒是
出现了革命的热潮。1905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推动了代议制、多党制和宪制在俄国的发展，而且
使俄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更进一步走上俄国的政治舞台，追求自身的解放。在这一进程中创造性地
运用了总政治罢工、武装起义等斗争方式，还创立了苏维埃这一社会主义的代议制形式。仅以苏维埃
这一新的国家机构创建来看，就已经超越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 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布尔
什维克政党的诞生。它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欧洲型的社会主义政党，而是有着严格的政治纪律和严密的
组织体系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而欧洲的无产阶级政党恰恰没有能够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尽管 1905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能够如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所愿，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但它已经显示了自己非同寻常的历史坐标。十月革命正是以这一历史坐标为出发点的必然结果。遗憾
的是，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早产儿”，是违背历史规律走入的误区。在当时，即使是在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更是普遍地认为俄国只应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是等资本主义
发展起来以后的事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14 年，“当时在布尔什维克中普遍的看法是， 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

还不足以实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是无法实现的。”至于“比布尔什维克人数多得多的孟什维克，
也不相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认为在俄国所期待的革命，暂时应采取资产阶级的形式。
他们同意资本主义是每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这种看法”[4]59，60。
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指出俄国当前革命的形势，是推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也

就是要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从而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
民手中。 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任务。 然而，《四月提纲》遭到党内
多数中央委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当时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还不具备，最终布尔什维克彼得
格勒委员会否决了列宁的建议。[5]164在 1917 年 6 月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列宁提出，建议政权转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政权。然而，也被否决了。[5]165列

宁的思想之所以不能够顺利地被布尔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接受，其最基本的原因是如何
认识经典作家阐述的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先于和引领较落后国家的理论。大多数人对这一理论
的坚守与列宁的创新超越形成鲜明的对照。 列宁能够发动和领导十月革命， 开创社会主义革命首先
在一个并不发达国家胜利的先例，源于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态势和俄国社会矛盾的深入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以“世界历史”阐发了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规律，而列宁则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也并

不是整体性的，在资本主义不同国家间，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
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绝对规律，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即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
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6]554。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唯物史观强调
历史环境、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能否正确地对其分析定位，关系到唯物史观的成功运用。
列宁不仅深刻分析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而且分析了革命将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展现态势。认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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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革命的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列宁分析了革命
发生的三种形势：（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
超乎寻常地加剧；（3）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6]460，461正是在这一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列宁根据当时俄国
的形势成功发动了革命行动，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不仅
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而且也实现了理论本身的新飞跃，即基本理论的创新：它
明确回答了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进程问题，即同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和历史进程中的
相对落后国家可以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它意味着在“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之后，还应该认识
到：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是成熟资本主义的产物，跨越“卡夫丁峡谷”是这些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选
择。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不需要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也继续证明了
这一点。
在此基础上它又重新诠释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方位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科学社

会主义元理论的阐述和分析，把社会主义定位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产物，如果不从元理论上
加以阐释，十月革命就只能是一种偶然，甚至被解读为误区，但它实际上酝酿了新的元理论，即意味
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并不一定要完全终结才能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
它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更进一步讲，它创造性地诠释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马恩阐述了资本主义对世界史或者说全

球化进程的开拓，同时也将它作为资本主义丧钟敲响的社会条件，因为它导致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
联合。十月革命意味着，社会主义开拓的是又一种现代化进程，它并列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人类社会
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共生的新纪元。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开拓了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在于如果没有对元理论的开拓
绝不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而其中一些重要的贡献恰恰承接了十月革命开拓的谱系。中国道路不仅完
善和丰富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还成功地升华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理
论。中国梦则指明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即通过社会主义的民族胜利实现更大范围
的人类解放。
十月革命初步提出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俄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国家，也不是

非资本主义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的提出尽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苏俄革命的实践不可能完
全阐明这一问题。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国家，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与否，才能真
正回答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中国道路是迄今为止对“卡夫丁峡谷”命题最为成功的回答，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的宝贵贡

献。它既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回答，也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建树。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对
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元理论的贡献。毛泽东总结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
革命经验的升华，也是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揭示。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撰写的《〈共产
党人〉发刊词》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统一战线、武
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进一步指出，“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
全部中国革命”[7]605，606。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高度评价了这三个要素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指
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
法宝。”[7]606

对马恩阐述的科社元理论来看，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但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进程以及落后国
家社会主义革命来看，中国革命则具有普遍性。 三大法宝毫无疑问体现了这种普遍性。 从统一战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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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它涉及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问题。大工业的发展带来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这是推翻资本
主义统治的必要条件，而落后国家恰恰没有这一必要条件。十月革命没有这一问题，因为已经具备了
这一条件，是工人阶级完成的革命。如何解决还没有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问题，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
革命的元理论。 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 他指出，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
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8]7。这一数量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
一。 无论如何仅靠工人阶级是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毛泽东甚至对资产阶级也做了区分，要动
员其中的左翼参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毛泽东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明确
地说“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8]4， 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强调了他们具有
的两重性以及对于革命的意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使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也存
在成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7]640

1935 年的瓦窑堡会议，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是全
民族的先锋队的重要命题，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理论，也是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
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一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
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9]620决议强调了对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

命中涌现的一切的英勇战士，都应该被吸收入党，进而为党工作。而这种党员成分的复杂性一方面是
中国革命的现实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对不能因为党内
成员成分的复杂性而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 决议指出，“事实证明，这样成份的党，是
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光荣任务的，是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9]620。
这就进一步涉及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功建设密切

相关。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工人阶级政党，它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从
而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这一宝贵贡献恰恰是被中国共产党最好地予以了继承和弘扬。 然而，这一伟
大的开拓则是极为不容易的。 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存在巨大的困难。 首先，在总人口中数量
占比太小，意味着不能够集聚起足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队伍使革命取得胜利；继而，即使在动员起其
他革命阶级后，仍然面临是否能够以非工人阶级成分为主体建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毛泽东
在 1929年红军第四军的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思想建党的重要理论，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占
主体的落后国家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性问题。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即工人阶级充分
发展壮大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创造性发展，使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开拓了先于发
达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列宁主义政党建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
建设的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不仅对落后国家，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普遍性意义。它意味着，
在现代政党政治的背景下，无产阶级的政党政治要超越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必须打造出站在时代前
列的先进政党。
武装斗争的理论也具有基础性的开拓意义。尽管经典作家肯定了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但从他们

论述的具体内涵来说，仅是指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而中国共产党阐述的武装斗争则有更丰富的内
涵，更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今时代的客观规律性。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日益成熟的情况下，工人
阶级的武装起义已经难以取得革命的成功，无产阶级军队的建设、军事斗争规律性的把握等，都必须
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否则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就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中国梦是中国道路的必然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化场景。它对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的探索

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要走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同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所不同。
马恩阐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所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即它的统一性。马恩强调的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0]484并宣告：“工人没有祖国。”[1]291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
展实际，马恩强调了运动的统一和协调一致性。从马恩领导和影响下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斗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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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特点。
列宁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继承了马恩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统一性的思想。1919 年，在列宁推动下

成立的第三国际，也称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
领》等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文件。1919 年 3 月制定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指出：“共产国际要使所谓
国家利益服从国际公民的利益，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无产阶级没有经济方面和其他方
面的相互支援，就不能组织新的社会。”[11]63

苏共寻求和充当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这也与社会主义元理论中强调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密切相
关。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从根本上超越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在 1938 年提出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命题，其意义不只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它实际上牵涉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
的基本立足点问题，社会主义的元理论从解决世界性的、一般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转向解决民族性
的、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心从国际层面转向了民族国家的
层面。 此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斗争实践都聚焦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社会主义运
动的实践进行了再探索，走出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苏共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性发展道路。季诺维也夫在《列宁主义》一书中指出，列宁主义是

“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的具体化和发展”[12]4。他事实上指出了列宁主义所具有的民族特点的
问题。但斯大林并不认同，批评了季诺维也夫等人把列宁主义仅仅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
况中的应用”的观点，坚决反对把列宁主义局限在俄国一国之内，而是强调列宁主义的国际属性，指出
不能“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13]395，396。这一思想决定了其必然把
适用于俄国的列宁主义向其他国家扩展，进而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统一性原则。然而，社会主义
运动的实践证明，“一锅煮”“一刀切”模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不适应当代的社会主义发展，而中国道
路和中国梦则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之后，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强调了中国特色道路这一理论发展所具有的民族性，强调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实
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这一理论创新，推动了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达由具有统一性整
体性的世界属性向具有民族国家属性的转型。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贡献了新的
途径，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可，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试图像“苏联模式”那样使之成为
广泛使用的教条而推而广之。中国共产党清晰地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贡献，是为世界现代化
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强调的是这一理论体系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共十八大从道
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均明确地限定了其所
具有的民族特性，之后又进一步强调了其文化属性。与此同时，习近平用中国梦来阐释中国的社会主
义图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
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35

由此可见，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基础而不是全世界的基础，这实际上是对
社会主义运动一般规律的超越和发展，即社会主义在这一新的时代，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民族国家范围
内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应该是多样化的、民族性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统一推进的。中
国通过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揭示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如果说十月革命和苏联模
式开辟的是社会主义统一化整体推进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则是社会主义展现多样化道路
的新时代。实践证明，当代社会主义只有坚持民族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才能够取得新的伟大胜利。这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元理论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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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New Era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Opening of Socialism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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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ury hist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since its birth has set up two historical monument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socialism, made scientific socialism a reality in the world history, and opened up a new
way of human modernization. The opening of socialism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opened the road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stablished the basic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t movement. Through
the national victory of socialism, we can realize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a wider range, and make socialism gradually
become a kind of existence with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ocialism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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